《每日经济新闻》：田国强：改革任务主要基于“三个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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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力度之大令人振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新一轮改革明确了方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论述。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

田国强认为，“改革必定是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转型。”他还表示，中国目前的改革任务主要基于“三个转向”的基本内涵要求，即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

三中全会已经提出改革的全面路线图，但这之中，政府、市场的边界如何来界定？此次国企改革的强度如何？国企改革未来可以朝着哪些方向和领域进行？针对这些问题，11月16日上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田国强。


中国改革应往“三个转向”去
　　11月16日上午，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幕，会议恰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拉开新一轮改革大幕，改革成为了与会专家的主要热议话题。

会上，田国强发表了以“中国改革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为题的主旨演讲。

对于 “中国改革从何处来”，他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的4次经济大变革，并指出直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才真正走上了迈向富民强国、开放兼容的跨越之路。

而关于 “改革往何处去”，田国强根据三中全会内容，提出了“中国现在的变革就是要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从单一的经济改革转向全方位联动改革、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的观点。

《决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后首度针对未来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提出全面性的改革路线图，并给出了改革的时间表。

此次改革为何是全面性的？田国强认为，因为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场社会变革，所谓社会变革必定是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转型。“如果只是一方面改革是不成功的，应该是全方位改革”。

在他看来，其中文化改革很重要。“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关系”。

另外，政府职能转变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市场有没有效关键取决于政府职能的界定。

为何要强调政府和市场职能的界定？田国强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双方的界定需要有效界定，政府本不应该有的权利过多，就导致控制资源或挤压民营企业。但是政府本应该肩负起来的，维护或服务的地方太少，就会导致贫富差距过大。

“在经济学里面，这个有一系列的边界条件。”田国强说，市场经济能否搞好，从根本上看就是有没有合理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竞争产生效应 促企业积极创新
　　 田国强认为，目前，中国还处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驱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总体上，这应该是一个国有经济逐步将主导地位让位于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过程。因为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内，民营经济是最有效率、最富创新能力的，是发展的主驱动。”田国强指出。

因此，需要针对一些垄断领域进行改革，让竞争产生更大效应。《决定》就提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而市场竞争，将能发挥更大经济效应。田国强认为，市场定价的问题，未来需要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在改革的时候，由于市场会出现失灵，此时，国企涨价就会伤害到社会的福利。因此，定价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看过往这些领域虽然能赚钱，但赚钱并不意味着效率。”田国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一旦引入更多竞争，往往能发挥更大效应。“竞争产生效应，为了赚钱，企业必须开发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创新。”

田国强还认为，非公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近80%。而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出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为36.1%。今年初，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则公开表示，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税收贡献超过50%，GDP所占的比重超过60%，就业贡献超过80%。

但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田国强也对此表示了认可。他指出，改革往往是渐进式的，因此不能大规模民营化，只能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

国企改革可引入更多职业经理人
　　 如今，关于新一轮 “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已经出炉。

     《决定》以超过千字的篇幅定调未来国企的改革方向，并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现政企分开等，“淡马锡模式”浮出水面。

《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明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内容、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占比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这超出此前市场的预期，并引来业界的热烈讨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近日公开表示，国有资本监管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有利于从整体上发挥国有资本的重要战略性作用。

也有专家认为，对于国企改革似乎强调得还不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巫和懋就在第十三届经济学家年会期间表示，《决定》对国企改革的阐述，是较为积极的。但《决定》是纲领性文件，有一些没有提到的方面，因为这部分以后还是会遇到问题，总需要解决。他还解释，“没有提到的方面”就是国企的彻底改革和退出（某些领域）。

回顾上世纪90年代，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当时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如今，第二轮国企改革势在必行，重点成为国有资本体制机制改革。

《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华安证券研报指出，“这表明我国国企改革思路应当是主要借鉴了新加坡淡马锡的控股模式。”

据了解，“淡马锡”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政府控制，主要由政府官员组成董事会；二是政府部门对公司的影响仅体现在董事会人事任免权，而完全不干涉淡马锡投资运营，更不干涉淡马锡控股下属公司的任何事务；三是通过产权投资、下设子公司等方式对控股的公司实现宝塔式层层控制；四是下属公司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营，自负盈亏。

此外，田国强还向记者表示，引入更多职业经理人，以及针对国企管理层制定更多的激励机制，都应是国企改革的未来方向。 

